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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鷗外和他的「留德三部曲」

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森鷗外是與夏目漱石並肩的文

學家，兩人並稱為明治文學的「雙峰」。他的文學創作開啟

了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而他對歐洲浪漫主義文

學作品的翻譯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則對整個日本近現代文

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森鷗外原名森林太郎，生於江戶時代末期（1862年）

的藩醫世家，是森家招了幾代入贅女婿後誕下的長子。在

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封建家庭裡，森鷗外作為長子自

幼被寄予了繼承家業的厚望。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五歲

開始讀《論語》和《孟子》，七歲進入藩校系統地學習漢學

和國學，八歲開始跟父親學習荷蘭語，十歲時到東京學習

德語，十一歲進入醫學校預科（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

學習，十五歲考入東京大學醫學部，十九歲即從東京大學

醫學部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其後作為軍醫任職於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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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年後夙願以償，奉官命前往德國學習西洋醫學並考

察西方的衞生制度，此後在柏林度過了將近四年的時光。

他根據這段時間在柏林學習和生活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

聞，回國後業餘創作並發表了《舞姬》《泡沫記》和《信使》

這三部具有濃厚浪漫主義傾向的作品。這三部作品在日本

文學史上被稱為森鷗外文學的「留德三部曲」（又被稱為

「浪漫三部曲」）。

《舞姬》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了「我」（太田豐太郎）

奉官命遠赴德國留學，在柏林的陋巷遇到出身貧賤的芭蕾

舞者愛麗絲，與之相愛最後卻將其拋棄的悲劇愛情故事。

在對豐太郎的描寫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那就

是「好友」相澤謙吉所說的「軟弱」。但必須注意的是，「我」

在說到自己的時候，也常常使用「軟弱」這個詞。然而，

稍微注意便不難發現，相澤謙吉站在外部所說的「軟弱」，

與敘述者「我」說起自己時所說的「軟弱」，其內涵從根本

上是不同的。相澤所說的軟弱，指的是男主人公內心不夠

強大，不足以抵抗外在的誘惑（慾望）；而男主人公口中的

「軟弱」或「怯懦」，則是無法忠實於內心的「情」，不敢抵

抗道德共同體的約束。而這樣的敘述，可以說是源自中國

朱子學與陽明學對於「情」與「理」態度的不同，也是明末





iii

以降才子佳人類型小說及受中國晚明主情主義文學思潮影

響的日本近世小說的一種敘事傳統。

另外，從結構上來說，《舞姬》的創作也受到中國傳奇

小說的影響，尤其是由於《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與《舞姬》

在故事情節上的相似性，引起了中日兩國學者的關注，成

為中日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熱門個案。而從細節上來說，自

幼熟讀漢文的森鷗外在《舞姬》的創作中充分發揮了他的

漢學功底，散見於細節處的大量漢文典故是解讀《舞姬》

時不可忽略的重要線索。

《舞姬》是作者根據自身的經歷創作的，向來被認為

是一部具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而在現實中，森鷗外從

德國回國後，正如文中的愛麗絲所說，「和母親一起去，

倒也簡單」，的確有一位與愛麗絲同名的德國女性曾帶着

母親一起去找森鷗外，然而以森鷗外的母親為代表的家族

如臨大敵。他們火速為森鷗外安排了一樁門當戶對的親

事，森鷗外因此迎來了他第一次短暫的婚姻。有一種說法

認為，在「留德三部曲」中，森鷗外最先執筆創作的是《泡

沫記》，但他卻選擇了首先發表《舞姬》，是對母親的一種

宣戰。這種說法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但就作品本身來說，

豐太郎拋棄愛麗絲發生在母親去世之後，當時已經沒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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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阻撓。雖然也有學者認為作品中的母親是出於悲憤而

「自殺」，而那封讓主人公淚眼凝噎的信乃是以死相逼的勸

諫信。若是如此，「我」在當時就應該選擇與愛麗絲分手，

但實際上「我」卻並沒有因為母親的死而馬上疏遠愛麗絲。

「我們」的關係在那之前，「比外人想像的都要清白」，而在

此之後才變得「難捨難分」。「母親去世」這個情節的設定

可以說是有意設置了母親這個角色的缺位。在母親和家族

的羈絆並不存在的情況下，豐太郎選擇了回歸仕途，拋棄

愛麗絲，表明他的選擇並非完全迫於儒家倫理的約束和封

建的體制。作者是通過這樣的書寫，揭露了更深層的人性

自私與懦弱。豐太郎在彷徨與猶豫中選擇了自己認為更光

明更有利於自己未來的道路，正如小說中所說：「若不抓住

這次機會，我將失去故國，斷了挽回名譽的途徑，葬身於

歐洲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之中。」

因此，《舞姬》最重要的一個主題與其說是對封建制

度與儒家道德提出的挑戰和反叛，是近代自我的覺醒，不

如說是對複雜人性本身的深刻剖析。正因如此，小說開頭

的那句話對於解讀這篇小說又顯得格外重要，即「領悟到

人心的叵測，別人自不必說，就是我和我的心，也是變幻

無常」。在作品中雖然有對同鄉的抨擊，但這並非作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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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的重點和批判的主要對象，大部分篇幅實際上是在敘述

「我」內心的「變幻無常」與「難測」。這種對自我的內面剖

析與書寫，才是《舞姬》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里程碑意

義之所在。

與《舞姬》相比，《泡沫記》具有更濃厚的浪漫主義色

彩。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德國歷史上的千古謎團「路德維希

二世之死」，加上作者出色的想像力，虛實交錯，講述了日

本畫家巨勢和「賣花姑娘」瑪麗的愛情故事。雖然結局令

人扼腕歎息，但對拋卻一切世俗羈絆的男女主人公浪漫激

情的書寫卻讓人讀了感覺酣暢淋漓。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

更加濃厚的浪漫主義傾向，在於其塑造了不拘一格的「狂

女」形象。可以說「狂」是理解這篇小說的關鍵詞，也是

歷來論及這篇小說的重要切入點。小說中有關「狂」的這

些思想，當然是來自於當時西歐文藝思潮的影響，另一方

面，譯者認為與中國晚明的陽明學思想也有着相通之處。

如在陽明學及其左派的思想中，「狂」被認為是理想人格的

體現，是通往「聖」的必經之路。或說「聖狂一體」，與小

說中瑪麗的神（巴伐利亞女神）、人（賣花姑娘）、妖（羅

蕾萊）三面一體的形象塑造，以及瑪麗口中的對「狂」的議

論，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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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是三部作品中故事情節較弱而敘事技巧卻最為

巧妙的一篇。青年軍官小林作為故事的旁觀者，向在場的

日本貴族講述了自己在德國參加軍事演習時的所見所聞，

塑造了一個清新脫俗的女性形象（伊妲公主）和一個追求

她的 「兔唇」癡情男孩（牧羊人）。其中無論是伊妲的「黑

衣」、夢中體現的獅面人身，還是牧羊人的「兔唇」，都是

一種「畸」的表現。在中國晚明和日本近世，很多人動輒自

稱「畸人」，這裡的「畸」與「狂」一樣，被視為理想人格的

體現，象徵着自我的發現與人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作者

也通過伊妲公主對軍官小林的長段自白，揭露了近代歐洲

具有明顯階層性質的個人解放和所謂「自由」的虛偽本質。

「留德三部曲」是森鷗外文學的起點，同時也可以說是

對其自身青春時代的謳歌與祭奠。《舞姬》通過告白體的

書寫，將遠去的青春客體化，為自己的青春畫上了一個終

止符；《泡沫記》盡情謳歌了男女主人公放蕩不羈的青春與

愛情；《信使》則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對青春遠逝的哀悼，

尤其是最後一段的描寫，加入宮差隊伍中的公主在敘述者

的視線中漸行漸遠，以至於最後「偶爾在人們的肩膀之間

瞥見她那身淺藍色的漂亮禮服」，盡顯青春落幕的哀傷與

惆悵，同時象徵着作為個體的人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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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十幾年，送別了青春激情的森鷗外開始專注於軍

醫的公務，幾乎中斷了文學創作，而當他再次執筆正式開

始創作時，又以一種全新的創作方式開啟了新的創作巔

峰。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書寫的不是青春的浪漫、激情或哀

傷，而更多的是對歷史的深邃思考。《高瀨舟》《山椒大夫》

和《阿部一族》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作。此乃後話，

不再贅述。

作為日本第一批接觸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森鷗外不

僅具有深厚的漢文功底，而且精通德國文學。以留德經歷

為素材創作的這三部小說，正如他給幾個孩子取的名字

（如長子「於菟」的名字）那樣，綜合運用了日本、中國和

西方的各種元素。只有在深入理解中日古典文學和德國文

學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的深度與廣度。

以上是對森鷗外及其三部短篇作品的簡單介紹，更為

細節的部分則以腳註的形式體現在譯文的頁面下方，僅供

參考。其中無論是解讀還是註釋，《舞姬》都較為詳細，而

另外兩篇則稍顯簡略，但願這些簡單的介紹能對年輕讀者

的理解有所幫助和啟發，乃至產生一些共鳴。

 岳遠坤



日文注音說明

1.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們給所有漢字都添加了注音，

同時參考日本岩波文庫的做法，漢字採用新體字，漢

字注音的假名使用新假名，非注音部分的假名使用文

語文章通用的歷史假名。

2. 「ゝ」「／ ＼」均為反覆記號，如「こゝに」意為「ここ

に」，「すが／＼しい」意為「すがすが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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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姬

煤炭早已裝上了船。中等艙的桌邊鴉雀無聲，只有白

熾燈光華燦爛，徒然照亮空蕩蕩的客艙。夜夜在此打牌的

人，今晚也住進了酒店，留在船上的只有我一個人。

那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得以實現平生的夙願，奉官

命留洋，來到這個西貢 1港口時，眼見耳聞，無一不以為新

鮮。每日信筆撰寫遊記凡數千言，載諸報端，受到世人的追

捧。然而現在看來，其中不是表達了一些淺薄幼稚的思想，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大放厥詞。如若不然，則是少見多怪地

1 現為越南胡志明市，當時為法國殖民地，深受西方文化影響，有「東方小
巴黎」之稱，是當時法國商船和其他旅客往來於東西方的必經之處，是連

接東方和西方的重要港口。對於本篇的主人公來說，這裡也是一個具有重

要象徵意義的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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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凝
こ

り固
かた

まりて、一
いっ

点
てん

の翳
かげ

とのみな

りたれど、文
ふみ

読
よ

むごとに、物
もの

見
み

るごとに、鏡
かがみ

に映
うつ

る影
かげ

、声
こえ

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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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了一些原本稀鬆平常的動植物、金石器物，以及當地的

風俗等，真不知曾如何見笑於方家。此次出發前為寫日記而

買的小本子，依然一字未寫。這是因為我在德國留學期間養

成了一種「處事不驚」1的性情嗎？不，其實另有緣故。

的確，如今東歸的我，已非當年西渡時的我了。學

問上雖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可我卻體會了浮世

的艱辛，領悟到人心的叵測，別人自不必說，就是我和

我的心，也是變幻無常的。昨是而今非 2，這一瞬間的

感觸，寫下來又能拿給誰看？日記沒有寫成的原因，在

此？不，其實另有緣故。

啊，離開布林迪西 3港，轉眼已有二十餘日。一般

來說，人們在航海旅行時，即便初次見面，也會互相結

交攀談，聊慰旅途的苦悶。而我卻假託微恙，在客房中

閉門不出，與同行的人也很少交談，因為我正為一件不

為人知的恨事而煩惱。此恨起初猶如一抹流雲掠過心

頭，令我對瑞士的山色視而不見，也無意留心意大利的

1 拉丁文 Nil admirari，日語原文為拉丁文音譯，意為不因任何事而吃驚或
感動，被認為是一種至高的智慧。

2 日語原文源自常用古漢語表達「昨是今非」，指昨天認為正確的事，今天卻
認為不對。此處形容人心易變，難以捉摸。

3 布林迪西（Brindisi），意大利東南部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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応
おう

ずる 響
ひびき

の如
ごと

く、限
かぎり

なき懐
かい

旧
きゅう

の 情
なさけ

を喚
よ

び起
おこ

して、幾
いく

度
たび

と

なく我
わが

心
こころ

を 苦
くるし

む。嗚
あ

呼
あ

、いかにしてか此
この

恨
うらみ

を 銷
しょう

せむ。

若
も

し外
ほか

の 恨
うらみ

なりせば、詩
し

に詠
えい

じ歌
うた

によめる後
のち

は心
こ こ ち

地すが／

＼しくもなりなむ。これのみは余
あま

りに深
ふか

く我
わが

心
こころ

に彫
え

りつ

けられたればさはあらじと思
おも

へど、今
こ

宵
よい

はあたりに人
ひと

も無
な

し、房
ぼう

奴
ど

の来
き

て電
でん

気
き

線
せん

の鍵
かぎ

を捩
ひね

るには猶
なお

程
ほど

もあるべければ、

いで、その概
がい

略
りゃく

を文
ふみ

に綴
つづ

りて見
み

む。

余
よ

は 幼
おさな

き比
ころ

より厳
きび

しき庭
にわ

の 訓
おしえ

を受
う

けし甲
か

斐
い

に、父
ちち

をば

早
はや

く 喪
うしな

ひつれど、学
がく

問
もん

の荒
すさ

み 衰
おとろ

ふることなく、旧
きゅう

藩
はん

の学
がく

館
かん

にありし日
ひ

も、東
とう

京
きょう

に出
い

でゝ予
よ

備
び

黌
こう

に通
かよ

ひしときも、大
だい

学
がく

法
ほう

学
がく

部
ぶ

に入
はい

りし後
あと

も、太
おお

田
た

豊
とよ

太
た

郎
ろう

といふ名
な

はいつも一
いっ

級
きゅう

の 首
はじめ

にしるされたりしに、一
ひ と り

人子
ご

の我
われ

を 力
ちから

になして世
よ

を

渡
わた

る母
はは

の 心
こころ

は 慰
なぐさ

みけらし。 十
じゅう

九
きゅう

の歳
とし

には学
がく

士
し

の 称
しょう

を

受
う

けて、大
だい

学
がく

の立
た

ちてよりその頃
ころ

までにまたなき名
めい

誉
よ

なり

と人
ひと

にも言
い

はれ、某
ぼう

省
しょう

に 出
しゅっ

仕
し

して、故
こ

郷
きょう

なる母
はは

を 都
みやこ

に呼
よ

び迎
むか

へ、楽
たの

しき年
とし

を送
おく

ること三
み

とせばかり、官
かん

長
ちょう

の覚
おぼ

え殊
こと

なりしかば、洋
よう

行
こう

して一
いっ

課
か

の事
じ

務
む

を取
と

り調
しら

べよとの命
めい

を受
う

け、我
わが

名
な

を成
な

さむも、我
わが

家
や

を興
おこ

さむも、今
いま

ぞとおもふ 心
こころ

の勇
いさ

み立
た

ちて、五
い そ じ

十を踰
こ

えし母
はは

に別
わか

るゝをもさまで悲
かな

しとは思
おも

はず、遙
はるばる

々と家
いえ

を離
はな

れてベルリンの都
みやこ

に来
き

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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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跡，後來則使我產生悲觀厭世之情，身負九曲迴腸 1

之痛。而今它則凝結於內心深處，化作一點陰霾。然

而，每當讀信或睹物之時，它便像鏡中的影子，應聲的

回響，喚起我無限的懷舊之情，屢屢折磨我的心。啊，

此恨當如何消解？2若為別的恨事，吟詩作歌 3後，心情

或許還能變得舒暢，而唯獨此恨深深扎根於我的心中，

難以排解。縱然如此，但今夜四顧無人，離侍應生來熄

燈應還有一段時間，乾脆錄其大概，綴而成文吧。

我自幼接受嚴格的庭訓，因此雖早年喪父，學業卻

不曾荒廢。無論是在舊藩的學館 4，還是到東京讀預科

時，或考入大學的法學部之後，我—太田豐太郎都

一直名列年級之首。因此，以獨子為人生寄託的母親似

也感到欣慰。我十九歲時獲學士稱號。聽說大學成立後

1 原文為漢文「腸一日而九迴」的訓讀體，出自司馬遷《報任安書》：「是以腸
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後衍生出成語「九曲迴腸」「九迴腸斷」

等，形容痛苦、憂愁和煩悶等情緒達到頂點。而《報任安書》中所體現的

「發憤著書說」的思想，也可以說對本小說的創作尤其是本段的書寫產生了

重要影響。另，此處考慮譯文的節奏，未使用訓讀的回譯。

2 白居易《長恨歌》中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之句。《長恨
歌》是對日本古典文學產生重要影響的篇目之一，此處亦可視為該詩的痕

跡。以下或明或暗引用中國的典故，尤其是紅顏薄命型的愛情故事，用以

烘托《舞姬》的悲劇結局。

3 詩和歌，分別指漢詩和和歌。
4 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將原來藩國稱為舊藩。藩校則是明治維新之前各
藩國為武家子弟的教育而設置的義務教育機構。教育內容以漢學為主，主

要目的為向武家子弟灌輸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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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よ

は模
も

糊
こ

たる功
こう

名
みょう

の念
ねん

と、検
けん

束
そく

に慣
な

れたる勉
べん

強
きょう

力
りょく

と

を持
も

ちて、忽
たちま

ちこの欧
ヨーロッパ

羅巴の新
しん

大
たい

都
と

の 中
ちゅう

央
おう

に立
た

てり。何
なん

等
ら

の光
こう

彩
さい

ぞ、我
わが

目
め

を射
い

むとするは。何
なん

等
ら

の色
いろ

沢
つや

ぞ、我
わが

心
こころ

を

迷
まよ

はさむとするは。菩
ぼ

提
だい

樹
じゅ

下
か

と訳
やく

するときは、幽
ゆう

静
せい

なる 境
さかい

なるべく思
おも

はるれど、この大
だい

道
どう

髪
かみ

の如
ごと

きウンテル、デン、リ

ンデンに来
き

て 両
りょう

辺
へん

なる石
いし

だゝみの人
じん

道
どう

を行
ゅ

く隊
くみ

々
ぐみ

の士
し

女
じょ

を見
み

よ。胸
むね

張
は

り肩
かた

聳
そび

えたる士
し

官
かん

の、まだ 維
ウィルヘルム

廉 一
いっ

世
せ

の街
まち

に

臨
のぞ

める窻
まど

に倚
よ

り玉
たま

ふ頃
ころ

なりければ、様
さま

々
ざま

の色
いろ

に飾
かざ

り成
な

した

る礼
れい

装
そう

をなしたる、妍
かおよ

き少
お と め

女の巴
パ

里
リ

まねびの 粧
よそおい

したる、

彼
かれ

も此
これ

も目
め

を 驚
おどろ

かさぬはなきに、車
しゃ

道
どう

の土
アスファルト

瀝青の上
うえ

を音
おと

も

せで走
はし

るいろ／＼の馬
ば

車
しゃ

、雲
くも

に聳
そび

ゆる楼
ろう

閣
かく

の少
すこ

しとぎれた

る 処
ところ

には、晴
は

れたる空
そら

に夕
ゆう

立
だち

の音
おと

を聞
き

かせて 漲
みなぎ

り落
お

つる

噴
ふき

井
い

の水
みず

、遠
とお

く望
のぞ

めばブランデンブルク門
もん

を隔
へだ

てゝ 緑
りょく

樹
じゅ

枝
えだ

をさし交
か

はしたる中
なか

より、半
はん

天
てん

に浮
うか

び出
い

でたる凱
がい

旋
せん

塔
とう

の

神
め が み

女の像
ぞう

、この許
あま

多
た

の景
けい

物
ぶつ

目
もく

睫
しょう

の間
かん

に聚
あつ

まりたれば、始
はじ

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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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當時，尚無第二人獲此殊榮。畢業後，我到某省 1

任職，將老家的母親接到京城 2，度過了三年快樂的時

光。長官頗賞識我，命我「出洋考察部門事務」3。我以

為這是顯姓揚名 4的大好時機，內心備感振奮，辭別年

逾五十的母親也未感到特別悲傷，匆匆離開了家門，千

里迢迢來到了柏林都。

我胸懷模糊的功名之念和慣於約束的勉學力，忽然

間來到這個歐洲新興大都市 5的中心。那是何等的光彩，

刺入我的眼睛。又是何等的色澤，迷惑我的心。這條大

街的名字譯為「菩提樹下」6，原以為必是個幽靜之處。

可來到這「大道直如髮」7的安特．登．林登大街 8時，

1 日本的中央機構，類似中國的中央部委。
2 指東京。
3 1884年，森鷗外本人受日本陸軍省派遣，前往德國學習西方醫學。
4 《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可以說是明
治時期知識分子「立身出世」思想的核心。

5 1871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統一德意志，柏林因此成為德國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中心。

6 即柏林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在東方文化中，菩提樹象徵
着修行和大徹大悟的境地，而在德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意象中，菩提樹則

多用來烘托和渲染愛情。此處不僅揭示了因譯名而帶來的文化衝擊，同時

為下面菩提樹下大街的描寫以及慣於約束的主人公將要在此墜入愛河的情

節做鋪墊。

7 出自唐．儲光義：《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該詩描繪了唐都洛陽的繁華
景象，許多描寫與本段對德國首都柏林的描寫有異曲同工之處。

8 即「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原文為日文音譯，此處亦用音譯
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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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こゝに来
き

しものゝ応
おう

接
せつ

に 遑
いとま

なきも宜
うべ

なり。されど我
わが

胸
むね

には縦
たと

ひいかなる 境
さかい

に遊
あそ

びても、あだなる美
び

観
かん

に 心
こころ

をば

動
うごか

さじの 誓
ちかい

ありて、つねに我
われ

を襲
おそ

ふ外
がい

物
ぶつ

を 遮
さえぎ

り留
とど

めた

りき。

余
よ

が鈴
すず

索
なわ

を引
ひ

き鳴
な

らして謁
えつ

を通
つう

じ、おほやけの 紹
しょう

介
かい

状
じょう

を出
い

だして東
とう

来
らい

の意
い

を告
つ

げし普
プ ロ シ ア

魯西の官
かん

員
いん

は、皆
みな

快
こころよ

く余
よ

を迎
むか

へ、公
こう

使
し

館
かん

よりの手
て

つゞきだに事
こと

なく済
す

みたらましか

ば、何
なに

事
ごと

にもあれ、教
おし

へもし伝
つた

へもせむと約
やく

しき。 喜
よろこ

ばし

きは、わが故
ふる

里
さと

にて、独
ド イ ツ

逸、仏
フ ラ ン ス

蘭西の語
ご

を学
まな

びしことなり。

彼
かれ

等
ら

は始
はじ

めて余
よ

を見
み

しとき、いづくにていつの間
ま

にかくは

学
まな

び得
え

つると問
と

はぬことなかり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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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瞧，兩旁的石板人行道上，到處

都是成雙入對的紳士淑女。那時威廉一世 1還會站在窗

前俯望大街，因此昂首挺胸的士兵們身穿佩戴着各種彩

飾的禮服，美麗的淑女則照着巴黎的時尚梳妝打扮 2。所

有的一切，無不令人瞠目結舌。各式各樣的馬車，在柏

油路上悄然無聲地飛馳 3。高聳入雲的樓宇間露出碧藍的

晴空。以晴空為背景漲起落下的噴泉，發出陣雨般的響

聲。再往遠處看，勃蘭登堡門外，綠樹掩映中，勝利紀

念柱上的女神像 4浮現在半空中。這許多景物紛紛躍入

眼簾，令初來乍到之人目不暇接，這也難怪。然而我曾

在心中暗暗發誓，無論去何地遊玩，都絕不對無用的美

景動心，總是將那些誘惑我的外物拒之門外。

我拉響門鈴求見，拿出公函，告知東來之意。普魯

1 威廉一世，生於普魯士王室，經歷三次王朝戰爭後，於 1871年統一德意
志，就任德意志帝國皇帝。仿照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而修建的柏林城市宮

（Berliner Stadtschloss）成為當時德意志帝國榮耀的象徵，威廉一世曾每
天在此檢閱部隊，誇示內外。

2 非僅時尚風氣如此。整個菩提樹下大街都是模仿法國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
而建。菩提樹下大街盡頭亦稱為巴黎廣場（威廉一世在位時修建）。

3 悄無聲息是誇張描寫，凸顯當時柏油馬路作為新興事物的先進性。開頭部
分對電燈的描寫其實亦有誇張成分。這些新興的事物作為西方文明的象徵

衝擊着來自東方的留學生的內心世界。

4 又譯為勝利女神柱、勝利柱等。1873年，普魯士為紀念打敗丹麥、奧地
利和法國而建，柱頂有勝利女神的雕像。此時的德國的心態與明治維新後

的日本（尤其是日俄戰爭之後）倒有幾分相似，對文化上先進國家的憧憬

與武力戰勝對方後的自大交織成一種複雜的心態。


